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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这把伞的遮蔽，我生活在无忧
无虑的世界。

他很忙，总是碰不到面。若恰巧碰
到，也只是三两句话之后，他就拖着疲惫
的身子去休息了。每天起早贪黑，整日地
操劳，整日地担心忧患，使他早添华发，显
得那样苍老。岁月已在他脸上留下深深
的折痕，那是他历经沧桑的见证。他就是
我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小时候，他总是高高地将我举起，亲
吻我的额头，告诉我快快长大，去上学。
记得很清楚，我和弟弟每天一放学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拉着爸爸讲他小时候的故
事。他抱着弟弟坐在椅子上，而我则趴在
他的背上，陶醉在他的故事里。爸爸还经
常给我洗头发，妈妈责怪爸爸太娇惯我
了，可爸爸总说孩子还小，自己洗不干
净。爸爸每次给我洗头，手都轻轻地，很
舒服……

渐渐地，我与弟弟都大了，不再与父
亲那么亲近了。有时爸爸累了一天，回到
家里让我和弟弟给他洗脚，可我俩你推我
搡磨蹭着。爸爸失望极了，撇下一句话：

“我白疼你们了！”为了养家，爸爸常常带
病硬撑着出去赚钱，而我和弟弟傻傻地很
少关心爸爸。可爸爸无论多忙，无论多
累，无论多失望，只要我和弟弟有个头疼
脑热，他一定火急火燎。

上周回家，洗头时爸爸发现我的头发
脱落得严重，就叮嘱妈妈带我去看一下，
他说头发对于女孩子很重要。我没把这
事放在心上，妈妈也疏忽了。下午四点
多，出车的爸爸打电话问妈妈是否带我去
看了。在爸爸的责令下，妈妈强迫我去看
了医生。

今年煤车难赚到钱，没有货源是爸爸
经常烦恼的大难题。他白昼忙活，坚毅地
撑着家。对于我的幼稚和一时不上进，爸
爸一直没有太多的责怨，他总是鼓励我好
好学，不要放弃。

“好好学，不要放弃！”爸爸，我真的很
爱你，我一定会加油努力的。

感谢您，爸爸！一双大手为我遮风挡雨。

外婆去世的噩耗混杂着冰冷的雨水
砸中我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手脚冰凉，
说不清哪一个更令人感到刺骨。

跟随父母赶回老家给外婆奔丧，我还
未从这个消息中缓过神来，呆愣愣地站
着。看着灵堂里乌泱泱的人，有红着眼眶
压抑着哭声的长辈，有声嘶力竭放声大哭
的小辈，还有在角落里背着身子悄悄抹眼
泪的外公，我呆滞地站在那儿，视线却逐
渐模糊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我不得
不承认，最疼爱我的外婆真的已经永远消
失了。

房檐上落下的雨连成了一条线，院中
石板路上的泥土都被冲刷干净了。我抬起
袖子擦擦眼泪，转身踏着石板路冲了出去。

不知跑了多久，只记得被一块石子绊
倒了，我狼狈地趴在泥水中，浑身都湿透
了，却终于感到心头紧绷着的一口气放松
了一点。这时才感到疲惫，翻了个身，躺
在雨中大口喘着气。

睁开眼睛，视线里闯进了一个老奶奶

的面孔，“小姑娘，这么大的雨你躺在地上
怎么成，可别着了凉。”她一边说着一边将
伞举到我身上，把我拉了起来。“你是哪家
的姑娘啊，我送你回去吧。”她关切地问
道。回忆起灵堂的场景，我刚刚松了的一
口气又紧绷起来，我不想回去，于是没有
回答。“这是跟家里闹矛盾了？”我始终没
有应声。老奶奶只得先将浑身湿透的我
带回自己家，给了我一块毛巾擦干身体。
擦干身体后我还是呆愣愣地站着。

一阵香甜的气息钻进了鼻子，我抬头
看去，老奶奶正将一块剥好的烤红薯递给
我，“吃点儿热的暖暖身子，都是自家种
的。”眼前金灿灿的烤红薯，与记忆中外婆
曾经做的烤红薯重合，眼泪又忍不住流了
下来。

我接过红薯，嗫嚅道：“我外婆去世
了，她永远地消失了。”大娘愣了愣，拍拍我
的肩膀，安慰我：“我小时候啊，听过这样一
个说法，人离世，魂魄并不会离开，他会在
天上看着最牵挂的人。三年前，我儿子得

了白血病，掏空了家底给他治病，最后还是
走了。我当时只觉得天都塌了，他爹走得
早，只留下这么一个儿子和我做伴，也没
了，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后来啊，我就
想，他们爷俩可在天上看着我呢，我不能让
他们在天上还替我担心。我就在后园里
种了点菜，养了几只鸡，好歹能把自己养活
了。所以啊，你可不能让你外婆在天上看
到你在哭鼻子呢，是不是？”我抬手胡乱地
抹掉眼泪，重重地点了点头。

从老奶奶家离开时，雨已经停了，天边
放了晴，挂着一道若隐若现的彩虹。我想，
那一定是外婆在对着我笑。我低头看了一
眼手中的烤红薯，朝着彩虹扬起了嘴角。

我是她养得最好的一朵花。
见过我的每个人似乎都会说：“你好

温柔啊，你情绪好稳定。”我只是笑笑，心
里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见过我的妈妈。

我妈是一个超级好的人。她很爱我，
爱到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以前很不懂事，
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就应该帮我做饭、打扫
家务，即使心里清楚自己应该帮她，但仍
然置之不理，无所事事。中考那年，学校
晚上要加自习，每天晚上十点半下课。刚
开始很轻松，心态也好，到了后面，每天都
很焦虑，好多次忍不住冲她发脾气。她只
是轻轻地跟我说：“写不完没关系，你去早
点睡觉吧，我跟你们班主任说。”她到底想
不想我考一个好高中？！我大声问她，她
沉默不语然后又安慰我。

吃饭的时候，我爸跟我说：“你以后少

气一点你妈。你每次发完脾气，你发泄
了，她只能跟我打电话，她去找谁发泄？
她当然知道你累，但又不能替你学习，她
把能做的都做了，你还想她怎样对你好？”
那次我才知道，她对我真的很包容，不会
因为我发脾气，要小性子就不管我了，她
不想给孩子太多压力了，她总是用她的方
式保护着我。

她把所有的耐心和好脾气都给了我，
也教会我去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我很
喜欢跟她分享我在学校的事情，不管好与
坏，或许她跟不上时代，不知道我说的是
什么，但只要看见我笑，她心情就会很
好。当她听见我不高兴，就会说：“如果今
天学校不开心了，就回来住一晚。”她给了
我十分的安全感，她也让我知道家人永远
是自己的港湾。她没有过高的文化水平，

但她教会了我做人，给我树立了正确的价
值观，她不会怪我为什么打碎碗，不会怪
我为什么考得这么差，更不会说为什么别
人都行就你不行。她会毫不吝啬地对别
人称赞我，即使那些有些夸张的话我听了
都会害羞。我也有犯错的时候，她不在乎
我犯的是什么错，她会很开心如果我承认
自己的错误，她也会教育我，告诉我不能
这么做的原因。她一直在做好自己，也在
教好我。

她的一言一行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我
在她的言传身教下长大。我很平凡，但在
她眼中却是独一无二。她用她的年华养
育我这朵小花，而我便会奋力生长，长成
参天大树，给她一个强大的依靠。

我知道我是朵难养的花，但她是最好
的花匠。

暑假里，我回到了乡下老家，一个
人在院子里玩。突然，我听见大门有声
响，一只流浪狗从门缝里探进了头。等
我打开大门看时，只见它的一条腿不知
是车压的还是别人打的，总之落不到地
上。它用水汪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
看着我，扇子似的耳朵耷拉着，嘴巴张
着，伸出舌头不断吐着气，像在哀求着
什么，尾巴摇个不停。

顿时，我心生怜悯，便央求父亲给
它点吃的，父亲同意了，将桌上的几根
骨头放进盘子里给了我。我端起盘子
急匆匆跑到门口，将骨头齐齐摆在地
上，只见它迅速叼起骨头就跑，生怕有
人抢似的，虽然它的腿脚不好，这时却
像箭一般冲了出去。

第二天，它又来了，这次它还叼了
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盆，这令我很是疑
惑。它看见我，扔下铁盆就跑，我望了
望铁盆，里面竟然有一颗鸡蛋，我瞬间
明白了什么，便匆忙追了出去，并叫住
了它，然后回屋给它拿食物，但等我再
次出门时，它早已不见了踪影。我站在
原地，看着铁盆和那颗鸡蛋，陷入了沉
思，它怎么会有鸡蛋？它明天还会来
吗？

接下来的两天，一直不见它的踪
迹。于是我便出门去找，大树下、石头
堆、房子边……我找了老半天都不见
它，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堆
草垛里发现了一个秘密。

只见它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身
边还有三只小狗。很显然，它已经离
世。我感觉难以置信，前几天不是给过
它食物了吗？看着小狗无助地趴在母
亲身边，吱吱地叫着想要叫醒它，它们
当然不明白为何母亲长眠不醒，而我却
知道，它们失去了最温暖的怀抱。

得想办法让它们活下去，我想。

我天生对火便有一种执着的热爱，认
为那是天底下最绚烂、最妙曼的颜色。

火不是水，但比水更柔情；火不是冰，
但比冰更绝情。它是美艳的、撩人的、摄
魄的，也是残酷的。太阳便是它的家乡，
是它伟岸的父亲。

而偏偏我的性格里有一种东西似雾，
所以善变是我的原始状态。我的色彩告
诉我，我不是一团纯粹的火。

我会在初夏的时节起得早早地，独自
一人摸上大雾封顶的山，然后盘膝坐在山
巅，凝视一片干净的白。只有在这时，我
才领略到纯的美好。

就好像一层一层的素绢，被一只巨大
的手挥动起来，和着一缸青白的水，和着山
泉流淌在丝绸上的细密的声音，就那样疯
狂而灵动地舞了起来，火一般热烈地燃烧。

舞累了，一切便都退场了。只有被打
碎的水珠还忧伤地伫立在舞动过的地方，
带着青白的心跳，久久伫立。等到燃烧再

次进行时，青白的心跳便褪色了。安静像
是一只困兽，默默地伏在大山里等待着阳
光，这便是雾的前身。

白色笼着山头，笼着草地，笼着遗世
旷立的古松。雾用温情的触摸统治了这
里，就仿佛埃及艳后用她的石榴裙摆征服
了罗马的男人。哦，白色，高洁的白色。

但真正的统治者并未退场。红色，火
热的红色，太阳绚烂而妖娆的红色，拿它
炽热的血液灼伤了白色雾霭的冰肌雪骨。

火有火的原则，再怎么被掩饰，赤裸总
是它的本质。它不会容忍纱裙自以为是地
装裹，它把它们撕裂，把它们吞噬；把它们
揽入怀中，揉碎在心里。它向来见不得遮
遮掩掩、躲躲藏藏，于是在太阳的注视下，
火焰甩动着金色的光芒，用它的欲望感染
着生命，左右着生命。地球又一次复活了。

毋庸置疑，这个世界永远属于伟岸的
太阳。我那带着女性的曼妙和男性的狂
野的火啊，从不虚伪，从不作假，它是可爱
而永恒的生命。

当阳光冲破雾霭时，它用它赤裸的身
躯疯狂搏杀。把朦胧扼杀，把缥缈扼杀，
最后它找到了心爱的纯粹，永远地相爱在
父亲的庇护里。

我站起来，拍拍微微湿润的衣服，在
一片悄悄流淌着温煦明媚的阳光里，大步
走下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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